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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解脫者之境界〉
（《學佛三要》p.195-p.212）
  上厚下觀院長指導             
李皆賢，鄭達良 敬編
壹、解脫即是自由
（壹）釋解脫
一、解脫，是學佛所仰求到達的，是最高理想的實現
解脫，是學佛所仰求到達的，是最高理想的實現。我們是初學，沒有體驗得，至少我沒有到達這一境地，所以不會說，不容易說，說來也不容易聽。如沒有到過廬山，說廬山多少高，山上有什麼建築，有怎樣的森林、雲海，那都是說得空洞，聽得渺茫，與實際相隔很遠的。佛與大菩薩的解脫，體會更難，現在只依憑古德從體驗而來的報告，略為介紹一二。
二、解脫是自由的實證
解脫，是對繫縛
而說的。古人稱做解黏釋縛
，最為恰當。如囚犯的手足被束縛，受腳鐐
手銬
所拘禁，什麼都不自由。除去了繫縛，便得自由。人（一切眾生）生活在環境裡，被自然、社會、身心所拘縛，所障礙，什麼都不得自由。不自由，就充滿了缺陷與憂苦，悔恨與熱惱。學佛是要從這些拘縛障礙中透脫過來，獲得無拘無滯的大自在。三乘聖者，就是解脫自由的實證者。
（貳）根本的繫縛力─愛
在自然、社會、身心的環境中，也可說有繫縛與非繫縛的。
如磚石亂堆一起，會障礙交通，便是繫縛。如合著建屋的法則，用作建築材料，那就可築成遮風避雨，安身藏物的處所，增加了自由。如長江大河，疏導而利用他，可成交通運輸，灌溉農田的好工具。否則，河水泛濫，反而會造成巨大的損害。
社會也是如此，身心也如此，不得合理的保養，休息，鍛鍊，也會徒增苦痛。
然而使我們不得自在的繫縛力，使我們生死輪迴而頭出頭沒的，最根本的繫縛力，是對於（自然、社會、身心）環境的染著──愛。內心的染著境界，如膠水的黏物，磁石的吸鐵那樣。由於染著，我們的內心，起顛倒，欲望，發展為貪、瞋、癡
等煩惱，這才現生為他所繫縛，並由此造業而繫縛到將來。我們觸對境界而生起愛瞋、苦樂，不得不苦、不得不樂，這不是別的，只是內心為事物所染著，不由得
隨外境的變動而變動。
（參）消除內心的染愛、執著，體現得自在的境地
學佛的，要得解脫與自由，便是要不受環境所轉動，而轉得一切。這問題，就在消除內心的染愛、執著，體現得自在的境地。
佛問某比丘：你身上穿的衣服，不留意而被撕破了，你心裡覺得怎樣？比丘說：心裡會感到懊喪。佛又問：你在林中坐禪，樹葉從樹上落下，你感到怎樣？比丘說：沒有什麼感觸。佛告訴比丘說：這因為你於自己的衣服，起我所執而深深染著的關係。樹葉對於你，不以為是我所的，不起染愛，所以才無動於衷。

佛陀的這一開示，太親切明白了！平常的家庭裡多有意見，或者吵鬧，這因為父子、兄弟、夫妻之間，構成密切關係，大家都起著我我所見
，所以容易「因愛生瞋」。對於過路的陌生人，便不會如此。
我們生活在環境中，只要有了染著，便會失去寧靜，又苦又樂，或貪或恨。從我的身體，我的衣物，到我的家庭，我的國家，凡是自己所關涉到的，無論愛好或瞋恨，都是染著。好像是到處荊棘，到那裡便牽掛到那裡。聽到聲音，心就被音聲鉤住了；看見景色，心便被景色鉤了去。好獵的見獵心喜
；好賭的聽見牌響，心裡便有異樣感覺。我們的心，是這樣的為境所轉，自己作不得主。
求解脫，是要解脫這樣的染著。任何境界，就是老死到來，也不再為境界所拘縛，而能自心作主，寧靜的契入於真理之中。對事物沒有黏著，便是離繫縛得解脫了。
（肆）離繫之樂―解脫之樂
煩惱染愛，無始以來，一直在繫縛我們，所以憂苦無邊，如在火宅
。
真的把染愛破除了，那時候所得到的解脫法樂，是不可以形容的。好像挑著重擔的，壓得喘不過氣來，一旦放下重擔，便覺得渾身
輕快。
又如在酷熱的陽光下，曬得頭昏腦脹，渴得喉乾舌硬。忽而涼風撲面，甘露潤喉，那是怎樣的愉快！
解脫了的，把身心的煩累重壓解消了，身心所受的「離繫之樂」
，輕安自在，唯有體驗者才能體會出來。總之，解脫不是別的，是大自在的實現，新生活的開始。
貳、解脫的層次
（壹）心解脫與慧解脫
佛法說有二種解脫
：一、心解脫，二、慧解脫。這雖是可以相通的，而也有不同。
一、舉例說明
如畫師
畫了一幅美女或一幅羅剎，因為人的認識起了錯誤，以為是真的美女或羅剎，於是生起貪愛或者恐怖，甚至在睡夢中也會出現在面前。事實上，那裡有真的美女或羅剎呢！這種貪愛與恐怖等，只要正確的認識他──這不過假的形像，並沒有一點真實性；能這樣的看透他，就不會被畫師筆下的美女與羅剎所迷惑了。
二、無明與愛二方面都得離繫，才是真解脫
我們的生死繫縛不自在，也是這樣，依無明為本的認識錯誤，起染愛為主的貪瞋等煩惱，憂愁等苦痛。如能以智慧勘破無明妄執，便能染著不起，而無憂無怖。
離無明，名為慧解脫，是理智的。
離愛，名心（定）解脫，是情意的。
這二方面都得到離繫解脫，才是真解脫。
（貳）定慧均修，得「俱解脫」，才契合解脫的理想
佛法的解脫，廓清
無明
的迷謬，染愛的戀著，所以必須定慧齊修。但外道的修習禪定，也有修得極深的，對五欲
等境界，名位等得失，都能不起貪等煩惱。不知真實的，以為他是斷煩惱了，何等自在呀！其實這不是根本解決，如石壓草一樣，定力一旦消失了，煩惱依舊還生。這如勦
匪一樣，倘不施予感化，兵力一旦調走，匪會再活動起來。若能施以道德的感化，生活的指導，使成為良民，地方才會真的太平。
所以，繫縛我們的煩惱，必須用智慧去勘破他，而不能專憑定力。佛法重智慧而不重禪定，理由就在此。
然而，一分佛弟子，僅有一點共凡夫的散動慧解，這對於解脫，不能發生多大力量。
有的著重真慧，依少些未到定力，能斷煩惱，了生死，這稱為慧解脫。這樣的解脫，從了生死說，是徹底的；但在現實身心中，還不算圓滿。
所以定慧均修，得「俱解脫」，才契合解脫的理想。
（參）約慧證的解脫說修持三階
專約慧證的解脫說，人類對於事事物物，處處起執著，處處是障礙，不得自在。要破除執障而實現解脫，在修持的過程上，略可分為三階。
一、先求通達一切法的絕對真如
一、於千差萬別的事相，先求通達（外而世界，內而身心）一切法的絕對真如──法法本性空，法法常寂滅。真如是絕對平等而無差別的，可是我們（一切眾生）從無始以來，一直在無明的蒙蔽中，於一一境界，取執為一一的實性。由此，我見我所見，有見無見，常見斷見，無邊的葛藤
絡
索
，觸處繫著。如能從幻相而悟入平等無差別的法性，即能從執障中透出，而入於脫落身心世界的境地。古人說：「見滅得道」
，「見空成聖」
，「入不二門」
，大旨相同。如不能透此一門，一切談玄說妙，說心說性，都不相干。
二、雖然要悟入空性無差別，而不能偏此空寂
二、雖然要悟入空性無差別（或稱法界無差別），而不能偏此空寂，偏了就被呵為「偏真」
，「沈空滯寂」
，「墮無為坑」
。
原來，理不礙事，真不壞俗，世界依舊是世界，人類還是人類。對自然，社會，身心，雖於理不迷，而事上還需要陶冶
。這要以體悟的境地，從真出俗，不忘不失，在苦樂，得失，毀譽，以及病死的境界中去陶練。換言之，不僅是定心的理境，而要體驗到現實的生活中。
三、功行純熟，達到動靜一如，事理無礙
三、功行純熟，達到動靜一如，事理無礙。醒時、睡時，入定、出定，都無分別，這才是世法與出世法的互融無礙，才能於一切境中得大自在。
關於悟入而心得解脫，本有相似的與真實的，淺深種種，不過從理而事，到達事理一致的程序，可作為一般的共同軌轍
。
參、解脫的重點
（壹）解脫，從體悟真性而來。體悟，是要離妄執，離一切分別的
解脫，從體悟真性而來。體悟，是要離妄執，離一切分別的。在修行趣證的行程中，合理的分別是必要的。但在臨近悟入的階段，善的與合理的分別，都非離卻不可。經上說：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？」
論上說：「先以福捨罪，次以捨捨福。」
佛見，法見，涅槃見，都是「順道法愛生」
，對於無生的悟入是有礙的。古人所以要「佛來佛斬，魔來魔斬」
。所以說：「欲除煩惱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」
。你不見，白雲烏雲，一樣的會遮礙日光？金索鐵索，一樣的會拘縛我們嗎？
（貳）法性是離名言的，離分別的，離相的，而且唯是自覺的
原來，我們所認識的一切，都只是抽象的，幻相的，不是事物的本性。如認識而能接觸到事物本身，那我們想火的時候，心裡應該燒起來了！
為了要表達我們的意境，所以用語言文字；所寫的和所說的，更只是假設的符號，並不能表示事物自身。這等於一模一樣的米袋，放在一起，如不在米袋上標出號碼，要使人去取那一袋，就會無從下手，不知取那一袋好。
語言、文字、思想，都不是事物本身，所以要真實體悟一切法本性，非遠離這些相──離心緣相，離語言相，離文字相不可。《中論》也說：「心行既息，語言亦滅」
。因為如此，法性不但是離名言的，離分別的，離相的，而且唯是自覺的，不由他悟的──「自知不隨他」
。
（參）法性是不二的，無差別的
再說，語言、文字，以及我們的認識，都是相對的──佛法稱之為「二」。
如說有，也就表示了不是無；說動，也就簡別了靜；說此，就必有非此的彼。這都落於相對的境界，相對便不是無二的真性。所以我們儘管能說能想，這樣那樣，在絕對的真理前，可說是有眼睛的瞎子，有耳朵的聾子。我們成年累月，生活在這抽象的相對的世界，不但不契真理，而反以為我們所觸到了解的，就是一切事物的本性，看作實在的。（從五根）直覺而來的經驗是如此，推比而來的意識知解，也不能完全不如此。對事對理，既這樣的意解為實在性，那麼一切的法執、我執，一切貪等煩惱，都由此而雲屯
霧聚
，滋長蔓延起來。
所以如實的體悟，非從勘破這些下手不可，非遠離這種錯覺的實在性不可，非將一切虛妄分別的意解徹底脫落不可！尋根究底，徹底掀翻，到達「一切法不生則般若生」
，真覺現前，這才不落抽象的相對界，脫落名言而實現了超越主觀客觀的覺證，這才是如實的現證一切法真性。
所以，法性是不二的，無差別的。無二無別的平等性，不但生活在相對境界的我們，想像不到，說不明白；就是真實體驗了的，在那自覺的當下，也是「離四句，絕百非」
，而沒有一毫可說可表
的。
（肆）凡聖因般若有無而有差別
一、眾生－虛妄分別
人類（眾生）有生以來，從來不曾正覺過，一向為無始來的虛妄熏習所熏染，成為生死的妄識。眾生的虛妄心識，可說越來越分化了。感情，意志，認識，使內心無法平衡。有時意志力強，有時感情衝動，有時偏於抽象的認識，使內心分崩離析
，互相矛盾，有時成為無政府狀態。
就是我們的認識，不但五識的別別認識，形成不同的知識系統；總取分別的意識，受五識的影響而缺乏整全的認識，有時推想起來，又想入非非，不著實際。內心的分化，偏頗，純為虛妄熏染的惡果。
佛法要我們息除虛妄分別，離卻妄執，就是要脫落層積的虛妄熏習，掃盡離析對立的心態，而實現內心的一味平等，不離此相對的一切，而並不滯著於一切。
二、聖者－正覺解脫，能所雙亡
聖者的正覺，稱為智慧，並非世俗的知識，與意志、感情對立的知識，而是在一味渾融中，知情意淨化的統一。渾融得不可說此，不可說彼，而是離去染垢（無漏）的大覺。這與我們專在抽象的概念中，在分裂的心態中過日子，完全是不同的。那正覺現前時，智慧與真理，也是無二無別的；活像啞吧喫蜜糖，好處說不出。證見時，沒有能知與所知的對立心境，所以說：「無有如外智，無有智外如」
。但這也還是證悟者描寫來形容當時的，正在證悟中，這也是不可說的；在不可說中而假設說明，只可說是平等不二，所以稱為「入不二法門」
，或「入一真法界」
。由此，解脫必須證悟，而悟入的重點在乎離分別。這是除了般若而外，什麼也是不能實現的。
三、心性本淨之真義
(一)通俗的─返本還源的思想
佛教中，有一通俗的─返本還源的思想
。以為我們的心識，本來是清淨光明的，沒有一毫雜染；因客塵煩惱的蒙蔽，所以迷真而流轉生死。本來如此；我們現在的心體，也還是如此。如能離卻妄染，本來清淨的自心，便會顯露出來。
(二)心性空寂，超越時空性，並非先清淨後染汙 

其實，「是心非心，本性淨故」
，顯示心性的空寂（淨即空的異名）。本來如此，是說明他的超越時空性，並非落在時間觀念中，想像為從前就是如此。決非先有清淨，後有塵染，而可以解說為「從真起妄，返本歸真」的。
徹底的說起來，不但不是先真而後妄，在現實中，反而是由於妄想，才能正覺。
如低級眾生，也有分別影像，可是不明不利。人的意識力特強，為善為惡，妄想也特別多。他可能墮得極重，也可能生得最高。人類有此虛妄分別，而且是明確了別的意識，才會知道自己的認識錯誤；知道抽象概念，並非事物的本來面目，這是一般眾生所不易做到的。
由於人類的虛妄分別，發展到高度（「憶念勝
」），才能積極修證，達到超越能所，不落分別的境地。如不解這一點，要遠離分別，當然趨於定門，誰還修習觀慧引發證智的法門呢！
肆、解脫者之心境
（壹）證得諸法真性的境地
證得諸法真性的境地，是不可以形容的，如從方便去說，那可用三事來表達。
一、光明
那是明明白白地體驗，沒有一絲的恍惚
與暗昧
。不但是自覺自證，心光煥發，而且有渾融於大光明的直覺。
二、空靈
那是直覺得於一切無所礙，沒有一毫可粘滯
的。經中比喻為：「如手的捫摸虛空，如蓮華的不著塵垢。」

三、喜樂
由於煩惱的濫擔子，通身放下，獲得從來未有的輕安，法樂。這不是一般的喜樂，是離喜離樂，於平等捨中湧出的妙樂。
這三者，是徹悟真性所必具的。但也有類似的，切莫誤認。如修習禪定，在心力凝定集中而入定時，也有類似的三事。甚至基督徒等祈禱專精時，也有類似的心境現前（他們以為見到神）。
佛法的真般若，從摧破無明中來，不可與世俗的定境等混
濫
。
（貳）解脫者的心境
得解脫者的心境，與一般人是不同的，現在略說三點：
一、不憂不悔
一、不憂不悔： 聖者是沒有憂慮的，不像一般人的「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」
。聖者又是不悔的：一般人對於已作的事情，每不免起悔心，特別是作了罪惡所引起的內心不安。
有憂悔，就有熱惱；有熱惱，內心就陷入苦痛的深淵。
解脫的聖者，已作的不起追悔，未來的不生憂慮，只是行所當行的，受所當受的，說得上真正的「心安理得」。古人有未得徹證的，睡不安枕，食不知味。一旦廓然
妙悟，便能「饑來喫
飯睏來眠」；吃也吃得，睡也睡得。
二、不疑不惑
二、不疑不惑：證解脫的，由於真性的真知灼見
，從內心流露出絕對的自信，無疑無惑，不再為他人的舌頭所轉。不但不為一般所動搖，就是魔王化作佛菩薩來，告訴他「並不如此」，他不會有絲毫的疑念。佛有「四無所畏」
，便是這種最高的絕對自信。
三、不忘不失
三、不忘不失：體現了解脫的（在過程中可能有忘失），於所悟的不會忘失，如不會忘記自己一樣。在任何情況下，都能直捷而明確地現前。禪宗使用的勘辨
方法，或問答，或棒喝，都是不容你擬議
的。如一涉思量，便是光影門頭
，不是真悟。
從前有一故事：某人有了相當的見地，善知識要考驗他是否真實的徹悟，就在他熟睡的時候，把他的喉嚨扼緊，要他道一句來。此人一醒，即衝口
而答，這可見親切自證者的不忘不失。
（參）解脫者的心量與風度
一、聲聞聖者的風格―卓立不群，謹嚴不苟
解脫者的心量與風度，也多少有不同的：有的得了解脫，在立身處世上，都表現出謹嚴拔俗
的風格。這因為他所體驗到的，多少著重於超越一切，所以流露為高尚純潔的超脫，帶點卓
立不群，謹嚴不苟
的風度，這大抵是聲聞聖者。
二、大乘聖者的風格―和而不流，勇於為法為人
有的證悟了，表現出和
而不流
的風格。內心是純淨而超脫的，可是不嫌棄一般人、事，或更能熱忱的勇於為法為人。這由於悟入的理境，是遍於一切、不離一切的，大抵是大乘的聖者。
這是從悟境而作大類的分別，其實由於無始來的性習不同，聲聞與菩薩，都有不同類型的風格。（此下都指解脫者）如貪行人是混俗和光
的；瞋行人是謹嚴不群的；慢行人是勇於負責的（世間聖者，也有「清」，「和」，「任」，「時」
等差別）。如約悟境的風格來說，聲聞聖者的悟境，並不徹底，徹底的是世出世間互融無礙的大乘。
伍、解脫者之生活
（壹）大乘與聲聞聖者的生活
一、聲聞聖者的生活態度―少事少業少希望住
在日常的生活方面，解脫了的聲聞聖者，偏重禪味，而漠視
外界。他們的生活態度是自足的，「少事少業少希望住」，對於人事，不大關心。簡樸，恬澹
，有點近於孤獨。以財物為例，聲聞聖者覺得這是毒蛇般的東西，不可習近，有不如無。如果是大乘聖者，一定是拿財物去供養三寶，濟施貧病，利用他而並不厭惡他。
傳說
：阿育王巡禮聖跡，到薄拘羅尊者的舍利塔時，聽隨從的人說：這位尊者，生平無求於人，也不與人說法。阿育王嫌他與世無益，只以一錢來供養。那知當此一錢供於塔前時，錢即刻飛出。阿育王讚歎說：少欲知足到一錢也不受，真是希有！由此可以想見聲聞聖者淡泊自足的生活。他們的內心是充實的，而外面好像是貧乏清苦。
二、大乘聖者的生活態度―富餘豐足，氣象萬千，利益一切眾生
大乘聖者的生活態度，是富餘
豐足，也希望別人如此。功德不嫌多，心胸廣大，氣象萬千；於人，於事，於物，從來不棄捨他，也不厭倦他。凡夫雖也是所求無厭的，但都是為著自己，菩薩是為了一切眾生。所以菩薩的生活態度，不像聲聞聖者的拘謹。在一般人看來，多少有點「不拘小行」。
（貳）聖者的堪忍與不動搖
一、菩薩的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
無論是聲聞與菩薩，由信慧深入而來的堅定精進，都是非常有力的。一般所看為艱苦的，根本不可能的，而在聖者們，卻能克服他。尤其是菩薩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在寧靜恬悅的心境中，勝過了一切。
二、聖者的不動搖
（一）對生活―八風不動
平常說「八風不動」
：利、衰、苦、樂、稱、毀、譏、譽，對於解脫的聖者，是不會因此而動心的。就是到了生死關頭，都能保持寧靜而安祥自在的心境，不為死苦所煩擾。經中有「歡喜捨壽」
的話，即是最好的例證。一般所說的「預知時至」
，凡夫也可以做到的。
（二）對生死―超然與默然
臨死時身體的不受死苦，在定力深湛的，也不是難事（反而，定力不深的阿羅漢，還是不免身苦）。「坐亡」
，「立脫」
，那種要死就死，撒手便行的作略，非根除我、我所執的聖者不可。然而，並非每一聖者，都表現這樣的作略。
經上說
：「佛入涅槃時，佛弟子中煩惱未斷的，痛哭流涕；而煩惱已盡的解脫者，只有世相無常的感覺，默然而已。」
依一般的眼光來看，一定要說哭的人對；那無動於衷而不哭的，不近人情。
其實，真得解脫的，不會為此而哀哭的。如因死而哭，一切眾生不斷的死，哭都來不及了。中國的莊子，一般人都說他達觀。他在妻死的時候，內心的矛盾痛苦，無法舒洩，於是才鼓盆而歌
。這便是內心不得解脫自在的證明，如真的解脫，固然不必哭，又何必鼓盆而歌呢！
陸、解脫與究竟解脫
（壹）解脫的二乘聖者習氣未斷
二乘聖者及菩薩，從證悟而得的解脫，還有不圓滿處。如犯罪的，手足被杻械
束縛久了，一旦解脫下來，手足的動作，總有點不自在。二乘聖者，雖斷盡煩惱而證解脫，但煩惱的習氣，還時時發現。這種習氣，雖不礙於生死解脫，不礙於心地自在，而到底還是一種缺點。
因為無始來的煩惱，多而且重，深刻影響於身心。所以雖由智慧而破除了煩惱，身心仍不免遺剩有過去煩惱的慣習性。這種慣習性，就是習氣。聲聞聖者有這種習氣，事例很多，如畢陵伽婆蹉有慢習
，大迦葉的聞歌起舞
等。
（貳）究竟解脫的佛斷盡一切煩惱與習氣
這些習氣，菩薩已能分分的銷除，但須證得佛果，才能純淨。煩惱與習氣銷盡，才能到達究竟圓滿的解脫境地──佛地。
佛與大地菩薩，解脫的境地太高。二乘的解脫，與學菩薩行者的少分解脫，已使我們可望而不可及，足夠為佛弟子的讚仰處，而攝引、鼓舞著學佛法者的向前邁進！
　　　2011.4.25








�（1）繫（ㄒㄧˋ）縛（ㄈㄨˊ）：1.捆綁。2.束縛；使受到約束限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p.1024）


（2）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(p.258-p.259)：「繫縛有兩種：一、煩惱繫縛五蘊：五蘊，不定要流轉在生死中，不過由煩惱，尤其是愛取繫縛住了他，才在生死中流轉的。五蘊從取而生，為取所取，又生起愛取，所以叫五取蘊。愛是染著，取是執取；由愛取力，執我我所，於是那外在的器界，與內在的身心，發生密切的不相捨離的關係，觸處成礙，成為繫縛的現象了。所以經中說：『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中間欲貪，是其繫也』。二、五蘊繫縛眾生：眾生是假名的，本無自體；不過由五取蘊的和合統一，似有個體的有情。此依蘊施設的假我，在前陰後陰的相續生死中，永遠在活動，往來諸趣，受生死的繫縛。」


� 明•洪蓮編《金剛經註解》卷1：「我佛大慈氏橫說縱說：感應無邊，如一月水萬竅風，聽其目取悉皆充足，亦不過為眾生解黏釋縛。妄幻掃除真實現前，還汝本來面目，而無一眾生可度也。」(卍新續藏24，758a11-14 )


� 腳鐐（ㄌㄧㄠˋ）：套在犯人腳上的刑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p.1356）


� 手銬（ㄎㄠˋ）：束縛犯人兩手的刑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p.292）


�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》( p.152- p.153 )：


由此煩惱，造作種種業，更引起未來的苦迫：這都叫做煩惱。煩惱是非常複雜的，在煩惱中，「貪，瞋，癡」，是一切「不善」法的「根本」，所以叫做三不善根。根本，是什麼意思呢？這是說：一切煩惱，可以分為三大類：一、貪類；二、瞋類；三、癡類。一切煩惱，無非這三煩惱的支派流類。如愛、染、求、著、慳、諂、憍、掉舉等，是貪類。忿、恨、惱、嫉等，是瞋類。見、疑、不信、惛沈、忘念、不正知等，是癡類。眾生都是有煩惱的，但各有偏重。一向慣習於多起某類煩惱，就會造成不同的個性，如貪行人，瞋行人，癡行人。如三類沒有偏重的，就稱為等分行人。


� 不由得：1.不禁。2.不容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p.394）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11(第274經)：
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
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非汝有者，當棄捨，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諸比丘！於意云何？於此祇桓中，諸草木枝葉，有人持去，汝等頗有念言：『此諸物是我所，彼人何故輒持去？』」
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
「所以者何？彼亦非我、非我所故，汝諸比丘亦復如是。於非所有物當盡棄捨，棄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何等為非汝所有？謂眼，眼非汝所有，彼應棄捨，捨彼法已，長夜安樂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云何？比丘！眼是常耶？為非常耶？」


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
世尊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
答言：「是苦。世尊！」


復問：「若無常、苦者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」
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
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於此六入處觀察非我、非我所，觀察已，於諸世間都無所取，無所取故無所著，無所著故自覺涅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 (大正2，73a2-21)


�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》(p.157-p.158)：


無明，不是說什麼都不知，反而是充滿迷謬的知。其中最主要的，是不知無我我所，而執有自我，執著我所的一切。所以，無明就是「愚於無我」；從執見來說，就是我我所見了。我，是「主宰」的意思：主是自己作得主的；宰是由我支配他的。所以我我所見，是以自我為中心，而使一切從屬於我：我所有的；我所知的；我所支配的；一切想以自己的意欲來決定。眾生在有意無意中，確是這樣的營為一切的活動。這是以自我為中心而統攝一切的（當然，就是大獨裁者，連西方的上帝在內，都不會完全成功），也是如膠如漆而染著一切的；這是一種凝聚的強大向心力。這樣的活動所成的力量（業），就是招感生死，而造成一個個眾生自體的力量。


� 見獵心喜：比喻舊習難忘，觸其所好，便躍躍欲試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p.394）


� (1)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68〈5 念住品〉：「天王當知！菩薩亦爾。愚夫貪著處在六趣，生死火宅不知出離；是諸菩薩以平等心，種種方便誘化令出，皆悉安置圓寂界中。」 (大正7，935 b19-21)


(2)《妙法蓮華經》卷2〈3 譬喻品〉：「佛告舍利弗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汝所言。舍利弗！如來亦復如是，則為一切世間之父。於諸怖畏、衰惱、憂患、無明闇蔽，永盡無餘，而悉成就無量知見、力、無所畏，有大神力及智慧力，具足方便、智慧波羅蜜，大慈大悲，常無懈惓，恒求善事，利益一切，而生三界朽故火宅，為度眾生生老病死、憂悲、苦惱、愚癡、闇蔽、三毒之火，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見諸眾生為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之所燒煮，亦以五欲財利故，受種種苦；又以貪著追求故，現受眾苦，後受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之苦；若生天上，及在人間，貧窮困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，如是等種種諸苦。眾生沒在其中，歡喜遊戲，不覺不知、不驚不怖，亦不生厭，不求解脫。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，雖遭大苦，不以為患。」(大正9，13a10-26)


(3) 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(p.483)：「所以在生死中，為內我外物等愛取所繫縛，感到像火一樣的熱惱，觸處荊棘成礙，一切充滿苦痛。所以經中喻三界如火宅。」


� 渾（ㄏㄨㄣˊ）身：全身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p.1517）


�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一冊》(p.312 )：「出世的安樂，是離妄執的安樂，在佛法中名為離繫樂。沒有執著的，沒有繫縛的樂，是無漏的安樂，與世間的安樂不同。」


�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01：「云何心解脫？謂無貪善根相應勝解。云何慧解脫？謂無癡善根相應勝解。應作是說而不說者有別意趣，謂依善根顯示勝解；若依無貪故，心解脫貪愛，此相應勝解名心解脫；若依無癡故，慧解脫無明，此相應勝解名慧解脫。」(大正27，525a1-6)


�《大智度論》卷24〈1 序品〉：「是業能與種種身，如工畫師作種種像。若人以正行業，則與好報；若以邪行業，則與惡報。如人事王，隨事得報。如是等分別諸業相果報。」(大正25，238b12-15)


� 廓（ㄎㄨㄛˋ）清：1.澄清，肅清。2.明凈，清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p.1253）


� (1)《雜阿含經》卷12(第298經)：「云何義說？謂緣無明行者。彼云何無明？若不知前際、不知後際、不知前後際，不知於內、不知於外、不知內外，不知業、不知報、不知業報，不知佛、不知法、不知僧，不知苦、不知集、不知滅、不知道，不知因、不知因所起法，不知善不善、有罪無罪、習不習、若劣若勝、染污清淨，分別緣起，皆悉不知；於六觸入處，不如實覺知，於彼彼不知、不見、無無間等、癡闇、無明、大冥，是名無明。」(大正2，85a16-25)


  (2)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(p.159)：


    「癡」是愚癡，也叫無明，從對於真實事理的無所知而得名。但不是說什麼都不知，反而這是知的一類，不過是錯誤顛倒，似是而非。「如醉」酒，也「如」著了「迷」的。是的看成不是的，不是的卻看作是的；有的以為沒有，沒有的以為是有。不應該說的而說，不應該笑的而笑，不應該哭的而哭，不應該作的而作。迷迷糊糊，顛顛倒倒，疑疑惑惑，這就是愚癡的相貌；最難根治的煩惱。從他的不知來說，是不知善惡，不知因果，不知業報，不知凡聖，不知事理。從他的所知所見來說，便是：「無常計常，無樂計樂，不淨計淨，非我計我。」不是對於真實事理的疑惑，就是對於真實事理的倒見。


�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》(p.194-p.195)：


五欲是淨妙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這是誘惑人心，貪著追求的物欲。修定的，要攝心向內，所以必須離棄他。對於五欲境界，要不受味──不為一時滿意的快感而惑亂，反而要看出他的過患相，以種種理論，種種事實來呵責他。看五欲為：偽善的暴徒，糖衣的毒藥，如刀頭的蜜。這才能不取淨妙相，不生染著；染著心不起，名為離欲。在五欲中，男女欲是最嚴重的；這是以觸欲為主，攝得色聲香的欲行。男女恩愛纏縛，是極不容易出離的。多少人為了男女情愛，引出無邊罪惡，無邊苦痛。經中形容為：如緊緊的繩索，縛得你破皮、破肉、斷筋、斷骨，還不能捨離。這是與定相反的，所以就是在家弟子，如想修習禪定，也非節淫欲不可。


� 勦（ㄐㄧㄠˇ）：1. 討伐。 2. 滅絕；中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p.821）


� 葛（ㄍㄜˊ）藤：1.葛的藤蔓。2.比喻事物糾纏不清或話語嚕囌繁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p.470）


� 絡（ㄌㄨㄛˋ）：1.纏繞；捆縛。2.引申為環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p.832）


� 索：粗繩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p.746）


� (1)《成實論》卷3〈27 一時品〉：「行者從煖等法，漸次見諦、滅諦，最後見滅諦，故名為得道。」 (大正32，257b23-25)


  .(2) 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(p.258)：


在學派佛教中，這自來是一個諍論，兩說各有其聖教的證據與充分的理由。漸現觀的，先收縮其觀境，集中於一苦諦上，見苦諦不見其他三諦；如是從苦諦而集諦、而滅諦、而道諦，漸次證見，要等到四諦都證見了，才能得道。頓現觀的，對四諦的分別思辨，先已經用過一番功夫了，所以見道時，只收縮集中觀境在一滅諦上；一旦生如實智，證入了滅諦，就能夠四諦皆了。總之，四諦頓現觀是見滅諦得道，四諦漸現觀是見四諦得道。見滅諦，就是見寂滅空性；所以四諦頓現觀的見滅得道，就是見空得道；與空義關係之密切，可想而知了。


� 唐•吉藏《中觀論疏》卷7〈16 縛解品〉：「成實之人，見空成聖，空解斷惑；大乘斷惑亦同成論，用空解斷。」(大正42，113c4-6)


�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2〈9 入不二法門品〉：


 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，問文殊師利：「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


  文殊師利曰：「如我意者，於一切法無言無說，無示無識，離諸問答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

 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：「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


 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。


  文殊師利歎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、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」(大正14，551c16-24)


� 隋•智顗《妙法蓮華經文句》卷6〈4釋信解品〉：「二乘偏真，故言門側。但空三昧偏真慧眼，傍窺法身耳。」(大正34，82b12-13)


� 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(p.10-p.11)：「沈空滯寂，本是大乘對小乘的一種批評。到底小乘是不是開口閉口講空呢？事實上大大不然。不要說一切有部，就是談空知名的成實論者，及大眾系他們，也大分還在說有。說有儘管說有，始終免不了落個沈空滯寂的批評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為他們從無常門出發，厭離心深，既缺乏悲願，又愛好禪定，於是急急的自求解脫，甚至法也不說一句的去住阿蘭若；這才真正的沈空滯寂。」


� (1) 隋•智顗《妙法蓮華經玄義》卷9：「復次此力能破二乘之果，二乘怖畏生死，入空取證，生安隱想； 生已度想，墮三無為坑:若死若死等苦；已如敗種更不還生，智醫拱手方藥無用。」(大正33，797a6-8)


  (2) 印順導師《勝鬘經講記》(p.189-p.190)：「阿羅漢果，證得無三無別的法性，為什麼不求趣大乘呢？這因為，一類厭離根性，對於三界生死，視同牢獄怨家，一向求於解脫安樂。所以外厭生死，內求定樂，重於禪定（樂）的修習。等到深入禪定，受解脫樂時，也覺得大可安然無憂，不能進一步的趣入大乘。這也有二類：一、現生即因佛說法，回小向大。二、深味定樂的，墮無為坑，一時轉不出來。經過若干時間，從三昧樂中起，如醉酒的人蘇醒一樣。這時，自己即會覺得煩惱、業、苦，都還是有餘的。這就一定會從佛聞法，回心向大。」


� 冶（ㄧㄝˇ）：冶煉金屬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p.411）


  陶冶：陶鑄。教化培育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一）》p.1039）


� 軌（ㄍㄨㄟˇ）轍（ㄓㄜˊ）：車輪輾過的痕跡。喻規範、途徑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p.1200）


�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：「若取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，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『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』」(大正8，749b7-11)


� (1)《百論》卷1〈1 捨罪福品〉：


     依福捨惡，依何捨福？內曰：無相最上。(修妬路)


     取福，人天中生；取罪，三惡道生；是故無相智慧最第一。(大正30，170c2-4) 


 (2) 唐•吉藏《百論疏》卷1〈1 捨罪福品〉：


問:福滅時苦，云何得依福捨罪？答：福有二時，成兩捨義:福報生時，樂故，依之捨罪。福報滅時，苦故，依空以捨福也。(大正42，239a11-14)


�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3〈8 勸學品〉：


  舍利弗言：「何等法愛？」須菩提言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色是空，受念著，受想行識是空，受念著。舍利弗！是名菩薩摩訶薩順道法愛生。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色是無相，受念著，受想行識是無相，受念著。色是無作，受念著，受想行識是無作，受念著。色是寂滅，受念著，受想行識是寂滅，受念著。色是無常乃至識、色是苦乃至識、色是無我乃至識，受念著，是為菩薩順道法愛生。是苦應知、集應斷、盡應證、道應修，是垢法、是淨法，是應近、是不應近，是菩薩所應行、是非菩薩所應行，是菩薩道、是非菩薩道，是菩薩學、是非菩薩學，是菩薩檀那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、是非菩薩檀那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，是菩薩方便、是非菩薩方便，是菩薩熟、是非菩薩熟。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是諸法受念著，是為菩薩摩訶薩順道法愛生。」(大正8，233 b4-22)


� 元•思齊、思靜編《了堂惟一禪師語錄》卷1：「我此間，也無禪也無道，也無玄也無妙；只有一口劒，佛來也斬，魔來也斬。眾中忽有人出來道:『借和尚劒看。』只向他道:『三年一閏，五年再閏。』」(卍新續藏71，450c2-4)


� 清•永超編《五燈全書》卷11：


  因禪月大師指:參石霜。


  霜問:「秀才何姓？」


  曰:「姓張，名拙。」


  霜曰:「覓巧尚不可得，拙自何來？」


  公忽有省，乃呈偈曰:「光明寂照徧河沙，凡聖含靈共我家；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纔動被雲遮；斷除煩惱重增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；隨順世緣無罣礙，涅槃生死等空花。」


  妙喜曰:「驢揀濕處溺。」(卍新續藏81，505a20-b1)


�《中論》卷3〈18 觀法品〉：「諸法實相者，心行言語斷，無生亦無滅，寂滅如涅槃。」(大正30，24a3-8)


�《中論》卷3〈18 觀法品〉：「諸法實相者，心行言語斷，無生亦無滅，寂滅如涅槃；一切實非實，亦實亦非實，非實非非實，是名諸佛法，自知不隨他，寂滅無戲論，無異無分別，是則名實相。」(大正30，24a3-8)


� 雲屯（ㄊㄨㄣˊ）：如雲之聚集，形容盛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一）》p.632）


� 霧聚：1.霧氣聚合。2.比喻眾多的人或事物聚合在一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一）》p.725）


� (1)《大智度論》卷52〈25 十無品〉：「須菩提言：『畢竟不生即是般若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即是畢竟不生，般若波羅蜜、畢竟不生，無二無別。以是因緣故，舍利弗，我說畢竟不生，當教是般若波羅蜜耶？』」(大正25，434 a18-21)


(2) 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卷9：「故下經云:性空即是佛，不可得思量；若有生心，生心是妄，故說不生；佛尚不有，何有無生；作無生解，還被無生之所纏縛，故云無不生矣。又一切法不生，則般若生故，云無不生則生與不生，反覆相遣，亦反覆相成；唯亡言者可與道合，虛懷者可與理通，冥心者可與真一，遣智者可與聖同，故引淨名默住，以顯不二是也。」(大正36，68a25-b4)


� (1)《佛說佛名經》卷3：「第四觀如來身:無為寂照，離四句絕百非，眾德具足湛然常住；雖復方便入於滅度，慈悲救接未曾暫捨。」(大正14，198b8-10)


(2)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2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：「大慧！彼四句者，謂離一異、俱不俱、有無非有非無、常無常，是名四句。大慧！此四句離，是名一切法。大慧！此四句觀察一切法，應當修學。」(大正16，495 b25-29)


(3)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：「大慧！若無事無因者，則非有非無。若非有非無，則出於四句。四句者，是世間言說。若出四句者，則不墮四句。不墮故，智者所取。」(大正16，505b29-c3)


(4) 唐天台沙門湛然述《法華文句記》卷2〈釋序品〉：「言百非者，彼偈略列三十四非，以之為式，諸非準知；此明法身性離諸非，故總舉百。」(大正34，193c17-18)


� 表：表述；述說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p.533）


� 分崩離析：形容國家、集團或組織分裂瓦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p.564）


� 唐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卷1：「云何張小使大？謂若張  於心則無心外之境，張境則無境外之心，以隨舉其一攝法無遺，即無涯故；故下經云：無有智外如為智所入，亦無如外智能證於如。上句張心，下句張境也，真心真境，本自無涯，即妄同真，則張小使大矣。」(大正36，3a22-28)


�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2〈9 入不二法門品〉：


 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，問文殊師利：「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


  文殊師利曰：「如我意者，於一切法無言無說，無示無識，離諸問答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

 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：「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


  時維摩詰默然無言。


文殊師利歎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、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」 (大正14，551c16-24)


� 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(p.64-p.65)：「賢首家說有四種法界：一、事法界，二、理法界，三、理事無礙法界，四、事事無礙法界；此四法界統攝起來，名為一真法界。」


� (1) 清•達天通理述《楞嚴經指掌疏》卷4：


      由是已成之迷而又展轉迷執以成三種相續，故云從迷積迷；相續既成輪轉無休，故云以歷塵劫；如是等義雖佛如來前已為汝發明，觀汝何因有妄之問，是猶未能返本還源，迷何深哉！(卍新續藏16，127c9-13) 


 (2) 南宋•宗密撰《圓覺經大疏釋義鈔》卷1：「經有貫、攝二義；此是貫也，謂以文貫義，義則不遺，如線貫華，華則不失；以之等者釋攝義也，謂眾生背覺緣塵，流浪漂溺，佛以聖道攝之，令返本還源，故云攝也。」(卍新續藏9，482b5-8)


�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36〈8 勸學品〉：「復次，舍利子！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，應如是學：菩提心應知不應著，菩提心名應知不應著；無等等心應知不應著，無等等心名應知不應著；廣大心應知不應著，廣大心名應知不應著。何以故？是心非心，本性淨故。」(大正5， 202a8-13)


�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》(p.46 )：「據經上說：人的憶念，梵行，勤勇──三事，不但不是三惡道所及，還勝過諸天多多。人能憶念過去，保存歷史的經驗，因而人類的思考力，推理力，特別發達：這叫做憶念勝。人能不計功利，克制自己，修習梵行──清淨行，使自己的身心，清淨合理，有利於人群等。為了這，克己犧牲都願意，人類的道德精神，非常偉大，叫做梵行勝。人類為了達成某一目的，能忍苦忍難，精勤勇猛的做去，非達到目的不止，這叫勤勇勝。」


� 恍（ㄏㄨㄤˇ）惚（ㄏㄨ）：迷茫；心神不寧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p.518）


� 暗（ㄢˋ）昧（ㄇㄟˋ）：愚昧；昏庸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p.796）


� 粘（ㄋㄧㄢˊ）滯（ㄓˋ）：1.拘泥不通達。2.不爽利的樣子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p.205）


� (1)《佛說月喻經》卷1：


爾時，世尊舉手捫空，告苾芻眾言：「於汝意云何？虛空有著不？有縛不？有執取不？」


諸苾芻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
佛言：「若苾芻，以無著無縛無執取心，入白衣舍，亦復如是。」(大正2，544c12-15)


  (2)《增壹阿含經》卷39〈43 馬血天子問八政品〉：「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『如來出現世間，又於世界成佛道，然不著世間八法，猶與周旋，猶如淤泥出生蓮華，極為鮮潔，不著塵水，諸天所愛敬，見者心歡。』」(大正2，764b21-24)


� 混（ㄏㄨㄣˋ）：雜糅；混雜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p.1373）


� 濫（ㄌㄢˋ）：過度；沒有節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p.181）


� 唐•道翹編《寒山子詩集》卷1：「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載憂；自身病始可，又為子孫愁；下視禾根土，上看桑樹頭；秤槌落東海，到底始知休」(嘉興20，659b12-14)


� 廓（ㄎㄨㄛˋ）然：1.阻滯盡除貌。2.空曠貌。3.遠大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p.1253）


� 喫（ㄔ）：同「吃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p.401）


� 真知灼（ㄓㄨㄛˊ）見：1.真正知道，確實看見。2.亦作“真知卓見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p.139）


�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(p.422)：「四無所畏是：說一切智無所畏，說漏盡無所畏，說盡苦道無所畏，說障道無所畏。」


印順導師《攝大乘論講記》(p.509-510)：


讚四無所畏功德：佛陀說法，非外道等所能責難，不論他怎樣的問難指摘，如來都能一一解答，有絕對的信念，不生絲毫的畏難，所以叫四無畏。這又分為自利利他二者，自利方面有兩種：(一)、「能說智」，宣說自證的圓覺智。(二)、能說「斷」，佛說自己離一切煩惱所知的障習。前者是一切智無畏，外道不能指出佛某一部分的智慧不圓滿；後者是漏盡無畏，外道不能指摘佛某種煩惱未斷。利他方面，也有二種：(三)、能說「出離」，佛陀教化眾生，把出離的方法──道，指示眾生，使他們不再受生死的束縛。(四)、能說「能障礙」法，指出某種煩惱惡行，能障礙清淨聖道，不但求而不得，甚或反而墮落。前者是說苦盡道無畏，外道不能指斥此道不能出離的缺點；後者是說障道無畏，外道不能說出佛所說的障道法不足為障。佛以這「自」利「他利」的四無所畏，說一切法，這「非餘外道」所能制「伏」的佛陀，我當「歸」依敬「禮」


《大智度論》卷25〈1 序品〉釋初品中四無畏義第四十： 


四無所畏者。佛作誠言：「我是一切正智人。」


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如實言：「是法不知。」「乃至不見是微畏相；以是故，我得安隱，得無所畏，安住聖主處，如牛王，在大眾中師子吼，能轉梵輪；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實不能轉。」一無畏也。


佛作誠言：「我一切漏盡。」


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，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如實言：「是漏不盡。」「乃至不見是微畏相；以是故，我得安隱，得無所畏，安住聖主處，如牛王，在大眾中師子吼，能轉梵輪；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實不能轉。」二無畏也。


佛作誠言：「我說障法。」


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如實言：「受是障法，不障道。」「乃至不見是微畏相，以是故，我得安隱，得無所畏，安住聖主處，如牛王，在大眾中師子吼，能轉梵輪；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實不能轉。」三無畏也。


佛作誠言：「我所說聖道，能出世間，隨是道，能盡諸苦。」


若有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如實言：「行是道，不能出世間，不能盡苦。」「乃至不見是微畏相；以是故，我得安隱，得無所畏，安住聖主處，如牛王，在大眾中師子吼，能轉梵輪；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若天、若魔、若梵、若復餘眾，實不能轉。」四無畏也。」(大正25，241b24-c20)


� 勘（ㄎㄢ）辨：禪林用語，禪林師家判別修行者之力量，或學者探問師家之邪正。（《佛光大辭典（五）》p.4390）。


� 擬（ㄋㄧˇ）議：揣度議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p.936）


� 門頭：1. 指能達到個人目的的途徑。2. 猶門戶，家庭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二）》p.1）


� 衝（ㄔㄨㄥ）口：謂不加思索說出口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p.1083）


� 拔俗：超出凡俗；超越流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p.441）


� 卓（ㄓㄨㄛˊ）：高超；超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p.849）


� 苟（ㄍㄡˇ）：隨便；馬虎；不審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九）》p.350）


� 和：和順；平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p.263）


� 流：放縱；無節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p.1255）


� 混俗和光：同於塵俗，不露鋒芒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p.1373）


�《孟子•萬章下》：「孟子曰：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」


� 漠視：1.冷淡地對待；不關心。2.輕視，藐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p.4）


� 恬（ㄊㄧㄢˊ）澹（ㄉㄢˋ）：同「恬憺」、「恬淡」。清靜淡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p.520）


�《阿育王經》卷2〈2 見優波笈多因緣品〉：「時優波笈多復示阿育王薄拘羅塔，說言:『大王！此是薄拘羅塔，應當供養。』阿育王問言:『其人功德云何？』答言:『佛弟子中精進無病最為第一，不曾為人說一二句法。』時王令人以二十貝子供養其塔。時有大臣問阿育王:『等是羅漢，何故餘塔皆以金供養，而薄拘羅塔獨與二十貝子以為供養？』阿育王言: 『汝當聽說！以智慧為燈，除於無明闇，住意為舍宅，少利益世間，是故以貝子，供養於其塔。』是時二十貝子從塔處來著阿育王足。時大臣見深生驚怪而說言：『此阿羅漢少欲之力，乃至已入涅槃而不受施。』」(大正50，138c3-16)


� 富餘：足夠而有剩餘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p.1564）


� 唐•玄奘譯《佛地經論》卷5：「論曰：世間諸法略有八種：一、利，二、衰，三、毀，四、譽，五、稱，六、譏，七、苦，八、樂。得可意事名利，失可意事名衰，不現誹撥名毀，不現讚美名譽，現前讚美名稱，現前誹撥名譏，逼惱身心名苦，適悅身心名樂；如是八種總有二品：四違名苦，四順名樂，生欣慼故；或復此中略說最後苦樂一對。」(大正26，315b18-c1)


�《雜阿含經》卷9(第252經)：「時，舍利弗即說偈言：『久殖諸梵行，善修八聖道，歡喜而捨壽，猶如棄毒鉢。』」(大正2，61a9-13)


� 明•�HYPERLINK "file:///C:\\Users\\licai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1829&B=T&V=37&S=1762&J=1&P=&559610.htm" \l "0_2"�蕅��HYPERLINK "file:///C:\\Users\\licai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1829&B=T&V=37&S=1762&J=1&P=&559610.htm" \l "0_2"�益�智旭編《淨土十要》卷2：「願得臨命終時預知時至，盡除障礙慧念增明，身無病苦心不顛倒，面奉　彌陀及諸眷屬。」(卍新續藏61，663c17-18)


� 南宋‧宗曉編《樂邦遺稿》卷1：「吾不欲行此為是也，王氏吾當為之子，孕三歲矣，吾既來，無可逃者；過三日浴兒，願公臨我，以一笑為信。後十二年中秋月夜，可於杭州天竺寺外相見，言已坐亡，婦人竟產。過三日，源往請見兒，果一笑；後十二年，源赴其約至西湖葛洪川畔，忽聞牧童扣角而歌曰：『三生石上舊精魂，賞月吟風不要論；慚愧情人遠相訪，此身雖異性長存。』」(大正47，238a5-13)


  ※坐亡：通「坐化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p.1039）


    坐化：佛教徒端坐安然而死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p.1042）


� 坐脫立亡：坐脫，又作坐化、坐亡。謂端坐時遷化，直立時入涅槃。據《禪苑清規》卷七尊宿遷化條載，禪林中，若有尊宿坐化，應將之置於方丈室中，以香花供養，並將其遺誡偈頌貼於牌上。《普勸坐禪儀》（大八二‧一中）：「超凡越聖，坐脫立亡，一任此力矣！」〔《禪苑清規》卷八坐禪儀條〕（《佛光大辭典（三）》p.2837）。


�《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》卷1：「是諸比丘於四諦中決定無疑。於此眾中所作未辦者，見佛滅度，當有悲感。若有初入法者，聞佛所說，即皆得度，譬如夜見電光即得見道。若所作已辦、已度苦海者，但作是念：『世尊滅度，一何疾哉！』」(大正12，1112a28-b4)


�《莊子‧至樂》：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，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。


� 杻（ㄔㄡˇ）械：腳鐐手銬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四）》p.885）


� (1)《摩訶僧祇律》卷30：「佛語比丘：是畢陵伽婆蹉非憍慢，亦非自大輕蔑餘人，從五百世來  常生婆羅門，家首陀羅語習氣不盡。」(大正22，468a23-25)


 (2)《大智度論》卷84〈70 三惠品〉：「又如畢陵伽婆蹉阿羅漢，五百世生婆羅門中，習輕蔑心故， 雖得阿羅漢，猶語恒水神言：『小婢！止流！』恒神瞋恚，詣佛陳訴，佛教懺悔，猶稱『小婢』！如是等身、口業煩惱習氣，二乘不盡；佛無如是事。」(大正25，649c13-18)


�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：「爾時天冠菩薩語大德迦葉言：『如何耆年少欲知足，修行頭陀常樂空靜，天人阿修羅敬汝如塔，大德云何不能持身猶小兒舞？云何不護是大眾心？ 』大迦葉言：『善男子！如旋嵐大風吹諸樹木藥草叢林，彼無有力能自安持，非彼本心之所欲樂。』」(大正15，371a15-2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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